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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妇女婚后改用夫姓

是广为人知的平常事，太太不
冠以夫姓反倒稀奇别扭，尽管
女权激进分子视此“是可忍，
孰不可忍”，可惜毕竟势单力
薄。先生姓Holton(霍顿)，英
国银行职员在没征询我意见

的情况下，便想当然地自作主
张给我起了个英文新名字，于
是我的信用卡上就被冠之为
Y·G·Holton，不仅把我的中
文姓名入乡随俗地改革成名
在前姓在后，并吝啬地删减成
可怜的两个字母代号，然后冠

上我丈夫的姓，开口闭口地呼
我霍顿太太了。

有位姓李的中国太太，

周围英国人不明白中国妇女
婚后不改从夫姓，他们理所
当然地认定李一定是其夫
姓，始终以李太太长、李太太
短地与之交往。更令人笑破
肚皮的是另有位刘先生，他
的太太姓王，当王女士在医

院生孩子时，医护人员自以
为是地在婴儿的出生证明书
上，将孩子定为姓王，前来探
视的刘先生则被大家大呼小
叫地唤做王先生从了妻姓，
弄得这位先生一头雾水，真
是剪不断理还乱。

我对于自己婚后的洋称

呼好长一段时间不适应，感觉
跟早先在国内看过的旧时代
电影似的一股陈旧味道。每每
自报家门时总改不过来说姓
郭，以致于洋先生为此颇耿耿
于怀，吃了亏似的念叨：“我

不是郭先生。”一天清晨在院
子里遇见公寓新来的管理员，
他在我背后连着喊了两声：
“霍顿太太！”因没感觉是在
叫自己，仍径直往前走没答理
他，管理员只得颠颠追上来，
立在我面前又扯着嗓门大叫

了一声：“霍顿太太！”吓了我
一跳，才终于把我喊醒了过

来，而眼前这位英国先生正
一脸纳闷地盯着我瞧。就这
么，英国亲友见我多次被唤
做霍顿太太无动于衷后，便
通情达理地征询应怎么称呼
我才妥当。我自然喜爱大家
直呼我的姓名，尽管我乐意，

可当英国人得知我名莹而郭
只不过是姓氏时，便坚持呼
我为单字“莹”，令我多少有
点过于亲热的感觉。他们的
理论是私下交往哪有姓与名

连在一块叫的，未免太过于
正式和生分了，又不是开大

会颁奖点名。
因姓名混乱引起的麻烦

还不只上述这一桩。婚礼后准
备去法国旅游，因当时我使用
的是中国护照，向法国大使馆
申请签证时护照上自然是娘
家的本名。丈夫致电签证处咨

询情况，工作人员翻找了老半
天居然找不到我的护照，这可
非同小可，护照丢了岂不是堕
为没身份的黑人了吗。情急之
下突然脑筋急转弯忙问先生：
“你对人家报的是哪个名
字？”他一拍脑门立即醒悟了

过来，跟对方解释后总算松了
口气。电话那端的法国小姐也
客气地抱歉说，她光顾着一通
翻找没想到是姓氏上面出了
差错，这倒使她长了新见识，
中国女人婚后姓名仍独立不
从夫姓，以后工作中得多加小

心才是。
由于护照与信用卡上的

名字不相符，使得我离开英
国出外旅游时闹出不少尴
尬。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我前往银行用信用卡提取现
金时，每每都要表演同样的

一出活报剧。银行查看我的
护照时，老问题伴随着职员
的怀疑脸色一再出现：“护照
与信用卡可不是同一个名字
呀？”于是我马上急得赤红着
脸，将一路上反复背诵过的
台词噼里啪啦地倒出来：“护

照上是婚前的姓名，信用卡
则是婚后的夫姓。”每回银行
职员听后便一致地再次低头
一脸庄重，最后才咬牙跺脚
相信我似的放钱。随着这一
幕滑稽场面颠来倒去地上
演，以至于那一阵子我道出

最流利、最常用的英语台词，
便是至关紧要的 “我就是
我”的身份申辩，真累人！

DEFGHI

1978年，当沉睡于地下

近 2500年的曾侯乙编钟得
以重见天日时，这个在中国
文物考古界、中国音乐史和
冶铸史上的空前发现，轰动
了全国，震惊了世界。1997
年7月，在香港政权交接仪
式的庆典音乐会上，“国之

重器”编钟奏出了中华民族
的世纪强音，我们不得不惊
叹于这是一个奇迹。

在湖北省的中北部，桐柏

山南麓有一个随州市。随州的
西北郊有个叫擂鼓墩的地方，
这一带是山峦起伏的丘陵地
带，山从西蜿蜒而来，至此已
到了尽头，山的东端为一圆凸
形山包，当地群众称为东团
坡，曾侯乙墓就坐落在这里。

1977年 9月，当地某单
位修理所扩建房屋，在山岗上

平整山头时，突然挖出一片同
地面颜色大相径庭的 “褐
土”。该修理所副所长解德敏
爱好考古，凭直觉他猛然意识
到出现如此大面积的异常土
层，可能地下有古墓，便迅即
向随县县委汇报。

县里派一位搞文化的同
志去看现场，因缺乏考古意
识而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部
队仍继续施工。至1978年2
月，在褐土层下挖出了 2米
多长、1米见宽的长方形大
石板，此时解所长深感事态

严重，立即下令停工。是年3
月，接到报告的湖北省博物
馆考古队队长谭维四率勘察
组赴随州实地勘测。

勘探小组发现这片“褐
土”是典型的五花土，面积
达220平方米，相比较，比长

沙马王堆汉墓还大 6倍。确
实如解所长所言 “事态严
重”，这个庞然大物正是今

天已名扬海内外的擂鼓墩一
号墓———曾侯乙墓。

在勘探的基础上，由当

时的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大
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襄阳地
区博物馆、随县文教局以及
其他地、县的一些文物干部
组成了随县擂鼓墩一号墓考
古发掘队，谭维四任队长，
从 1978年 5月上旬到 6月

底对湖北随县曾侯乙墓进行
了正式发掘。

曾侯乙墓的随葬品极为
丰富，在同期墓葬的发掘中是

罕见的，直到今天，我们也很
难找出几个能与之相匹敌的

墓葬。在曾侯乙墓的东、西、
北、中四个室中，考古人员共
清理出文物15404件(包括
一些器物的附件)，有乐器、
青铜礼器、容器、杂器、兵器、
车马器，木、竹用具，金、玉服
饰，金制小器皿，竹简等等。这

些随葬品种类繁多，几乎现实
中用得着的几乎都出现在墓
葬之中，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和
权力无疑是非常高的。更为珍
贵的是，曾侯乙墓虽然也发现
有盗洞，且盗洞已打到了墓室
(�w)，因墓室内有水，仅盗

洞周围被扰乱，墓葬基本上保
持完整，绝大部分器物都未被
扰乱破坏，随葬器物及其陈放
方式基本上保持着当年的摸
样，为后世的人们提供了宝贵
的研究资料。

曾侯乙墓中有多项出土

文物至今仍居中国乃至世界
之首。墓中还出土了先秦最
大最重的金器，春秋战国时
期最大的青铜礼器等等。太
多的第一，太多的精品，我们
无法一件一件描述，但是曾
侯乙墓发现的乐器无论如何

都是压轴大戏。
在曾侯乙墓的随葬品

中，出土的青铜编钟、石编磬
和漆木鼓、瑟、琴、笙、排箫、
篪等八种乐器共 125件，可
分为打击、吹奏、弹拨 3类，
其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制作

之精美、保存之完好，不仅是
我国考古史上的奇迹，更是
世界音乐考古的空前发现。

曾侯乙编钟面世后，国
内外为之震惊。世界著名小
提琴家梅纽因不禁感慨：“古
希腊的乐器都是木器，没有

保存到今日，只有在中国才
能听到两千多年前的乐器奏
出的音乐。”

JK"L

我拦住一辆出租直奔怀

柔。来开门的是小保姆，她一
见到我就露出了无邪的笑容，
哎呀，恬恬你可来了，阿姨天
天念叨你。她正在见客呢。我
没工夫搭理她，快步走进客

厅，结果，偌大的客厅空无一
人。小保姆跟了进来说，阿姨
他们在后院呢。

我知道他们肯定是在后
院我最喜欢的地方喝茶。不知
怎么，心里有些刺痛。我一直
悄悄把那个地方当成是我跟
她的专属，在那里我们一起看
过晚霞，看过落日，看过群山，

看过古长城，我们曾在那里一
边吃零食一边闲聊，那时候多
么开心啊。可现在我才明白过
来，原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她
对自己二十三年不负责任的
一种补偿。一想到这些，我简
直无法控制自己。

后院里，她正跟一个谢了
顶的中年男人开怀交谈，笑声
中依旧带着她那个年龄少有
的孩子气。可是今天，我却从
这笑容里看出了她的虚伪和
做作，只觉得万分恶心。她看
见我有些惊讶，立刻站了起

来，喜出望外地迎了上前，恬
恬，你来了？

我不由自主朝后退去，同
时看了那个男人一眼。她立刻
向那个人介绍说，老姜，这是
恬恬，我的外甥女。又转向我
说，恬恬，这是燕京出版社的

编辑部姜主任。来来来，快一
起坐下。

不了。我赶紧缩了回去。
碍着有外人在场，我不好发
作，瓮声瓮气说，我想找你单
独说个事。

大概她也看出了我的神

情不大对劲，有些为难，哦，是
这样啊……

编辑部主任察言观色，马

上说，梅兰，时间不早，我也该
走了。你们慢慢说话吧。那件

事就这么定了，我让责任编辑
把合同送过来。她不好意思地
起身送客，走了几步，又回头
看了我一眼。

我故意不跟她的眼神对
视，因为，克制住自己已经相
当困难。现在的我就像一枚随

时可能引爆的炸弹，一触即
发。不一会儿，她重新回到后
院，看得出她在故作镇静，恬
恬，你是怎么来的？怎么没打
个电话让我去接呢？

我背身站在那里，怔怔地

望着前面的山峦，听到她的声
音，猛地回过头来不给她半点

思考的余地，你说，我到底是
谁的孩子？

她吓了一跳，两只美丽的
大眼睛就像受伤的梅花鹿一
样惊恐地看着我，你，你……
你在说什么呀？你当然……当
然是你……妈……的孩子。恬

恬，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那么，1983年 7月 5号

你在怀柔乡下生下的那个孩
子现在又在哪里？

她像见了鬼似的惊恐万
状地望着我，嘴唇不停地哆
嗦，泪水更像开了闸的渠水一

般奔涌而出。望着她狼狈而痛
苦的模样，我没有半点恻隐之
心。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打开，
妖魔就附着在我身上，我阴险
地继续追问，那孩子呢，她现
在在哪儿？我的父亲是谁？

她再次惊恐地看了我一

眼，神色是那样的慌乱，那样
的可怜，他……他已经死了。

我问他到底是谁？
他……是一个国家干部。

恬恬，你别说了！别说了！
不，我必须说。我像一只

凶猛的小动物一样蛮横，今天

你不告诉我他是谁，我就不会
放过你。

恬恬，我求求你，别再问
了。她说完拔腿朝屋里跑去。

我冷冷望着她的背影，说

不出是伤痛还是悲哀。我既恨
她又可怜她，同时，也恨我老爸
和我老妈，尽管他们养育了我
二十多年，可他们不该一直瞒
着我，他们愚弄了我，他们欺骗
了我。我快要崩溃了。一个你从
小就视为偶像的人、一个你崇

拜得五体投地的人、一个你把
什么秘密都能向她倾诉的人、
一个你一直叫着小姨的人，现
在却突然变成了你的亲生母
亲，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惊愕、
更让人茫然、更让人抓狂的呢？

MNO&P

第二天早晨吴晓露才完

成陪着老领导打牌的任务，
打开手机，看了娄刚的短信
之后，她脸色煞白，两腿一
软，差点瘫了下去。她哆嗦着
打了娄刚的手机，里面一个
女人字正腔圆地告诉她，她
拨打的用户已关机。吴晓露
已敏感地觉察到娄刚杀人的

缘由，便又打吴大德的手机，
也是关机，再打办公室，却没
人接。吴晓露急得几乎闭过
气去，像只没头苍蝇似的在
市委大院乱转了几圈，终于
想起了我，她的初恋情人。

她跑进保卫科时我吓了
一大跳，我从来没见过她的
脸这样惨白难看。她一把抓
住我的胳膊，急促地说：“向
阳你帮帮我，帮我找到吴大
德，要快！”我很奇怪，问：
“你还用得着我来找他？出

了什么事？”吴晓露颤颤地
说：“我家娄刚出事了，只有
吴书记能救他！可我到处找
不到他！”

她的模样一下触动了我
的怜爱之心。我也不问她出
了什么事，我知道那肯定是

天大的一件事。我知道该怎
么找吴大德，我打了他的司
机小赵的电话。可小赵也不
晓得吴大德现在哪里，说前
天就送吴书记到省里去了，
说是去看望一个领导，到了
之后吴书记就放了他的假，

让他先回来了。
找不到吴大德，吴晓露呆

坐在我的办公椅上，喃喃自
语：“完了，这下完了。”我只
好不停地安慰她，叫她别急。

过一会，吴大德主动地
打了吴晓露的手机，我清晰
地听见他在里面说：“晓露
呵，几天不见，我想你了

呢！”吴晓露冲着手机大叫：

“我家娄刚出事了，我要见
你，立即要见！”吴大德就说

好，要她到他办公室去。吴晓
露招呼都没跟我打一个就冲
出去了。这个时候，她哪还有
心思顾得上我啊！

吴晓露一走，我也赶紧
去我的那间隐秘的休息室。
我迅速地从床下的纸箱子里

搬出监视器，重新将它安装
好。我打开监视器时，吴晓露
已站在吴大德的办公桌前，
结结巴巴地说着话。她说的
事把我和吴大德同时惊呆
了。吴大德瘫坐在椅子上，眼

睛急遽地眨着，一只手紧张
地摩挲着扶手，半天没吱声。

吴晓露说：“吴书记，黑

皮就是拿光盘敲诈你的人
……你不能撒手不管，一定要
救救娄刚！”吴大德抬头说：
“他杀了人，我怎么救，怎么
管啊？”吴晓露说：“你赶快出
面说明情况啊！”吴大德说：
“愚蠢！我一出面，就把我们

两个都牵扯进去了！”吴晓露
说：“那有什么办法，现在救
娄刚的命要紧！”吴大德说：
“晓露，我的身份不允许，不
要强人所难。”

吴晓露气鼓鼓地说：
“好，你不出面我出面，我跟

刑警队把事情的因果关系说
清。”说着转身要出门。吴大
德急忙上前挡住她的去路，
气急败坏地：“你着什么急呀
我的姑奶奶！这么大的事，我
们要想想清楚！据我猜测，娄
刚很可能是为保护你，才使

出了这样的极端手段。你去
说清楚，就帮了他的倒忙，他
的苦心就付之东流了！”吴
晓露说：“正因为如此，我更
不能坐视不管，说清楚了前
因后果，至少不会判他的死
刑吧？”吴大德安慰道：“放

心，娄刚有自首情节，杀的又
是一个有前科的人，不会判
死刑的。如果娄刚聪明的话，
还可以说他是防卫过当造成
的结果。我们不能仓促行事，
以免玉石俱焚。不过这两天
你先要回避一下，不要在市

委露面，也不要见我了。”吴
晓露恨恨地说：“我早就该不
见你了的。”她擦了一把泪，
转身出了门。

我随即关了监视器，我
的后背被冷汗湿透了。他们
的对话令我惊骇不已。我隐

约地感觉出了他们提到的光
盘与我的关系。事情简直令
人难以置信。


